
这座三进式四合院，位于京城繁华
的前门大街附近，曾是粤东会馆，后来成
了平民居住的大杂院。院里的居民之
间，上演了一幕幕人间悲喜剧……让我
们跟随肖复兴，走进

《我们的老院》，回首
一代人的历史记忆，
回味一代人的心灵
史。想读书摘，请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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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海 观 潮 读 家 之 言

历史不会辜负读书的心灵

喧嚣多变的时代，如何坚持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保持从
容坚定的前行步伐？阅读不可或缺。为了让身边的人拿起
书来，让读书的人携起手来，社会掀起了全民阅读的热潮。

随着大众阅读不断趋向碎片化、功利化和浅层化，我们更
要在思想认识上力求“见人之未见”，在行动上“发人之未发”，
多些耐心，多些理性，扎扎实实为全民阅读做一些有益探索。

近年，不少读书会趋向盲目化、娱乐化、商业化，但我
们坚持活在当下而不为当下左右，缘聚天下而不强求一
致，始终保持专注，拒绝作秀，不为名利所惑，不为纷扰所
惊，专做“匠心”之事。事实证明，当读书唯恐让人知道的
时候，要从容地读；读书唯恐无人知道的时候，依然要从
容地读。读书会的发展一样如此，即使“蜂蝶纷纷过墙
去”，也不要“却疑春色在邻家”。只要坚持内容为王、质
量为本，发扬“工匠精神”，做专、做精、做细、做实，就能有
始有终、蹄疾步稳，善始善终，收获我们自己的春色满园。

阅读绝不是纸上的空谈，知行合一永远是读书人最
优秀的品格。必须带动更多的人走出书斋、关注现实，传
递“知识就是力量”的火种。既读经典，也读今典，做引领
者而不是跟风者，推动书友提升专业能力；提倡深度阅
读，不断丰富精读沙龙的形式和内涵，以实际行动消除快
餐化、碎片化阅读消极影响；注重培育批判思维和包容精
神，推动更多书友以独立的人格和健全的品格经世致用。

在继承创新中弘扬阅读文化，响亮回应时代命题，应
成为每一个读书人的当然之举。因为我们始终坚信，历史
不会辜负任何一个热爱读书的心灵。 （据新华网）

□董峰

纵观当下文坛，城市书写愈演愈
烈。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当
代作家阵容里面，就所取得的文学成
就而言，仍旧以书写乡土的作家为
主。我们不认为乡土小说会消失，相
反认为乡土文学在一段时期内，会得
到强化。它可能会越来越小众，但一
定会更加刻骨铭心，也会出一些好作
品。当代中国说到底还是乡土中国。
在当今中国各阶层里面，三代以内不
和乡村发生联系的不多。这种联系不
仅是物质层面的，还有精神层面的。

当代作家队伍里，莫言、贾平凹、
阎连科等都是写乡土的高手。对于年

轻的作家来讲，新乡土写作是一座有
待于进一步开发的文学富矿。

当然，在一个杰出作家那里，写什
么越来越不那么重要，怎么写变得越
来越突出。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当代
青年作家同时能写好城市和乡村的杰
出作家确实不多。对于有志于书写当
下新乡村的青年作家而言，当务之急
是要踏踏实实地扎根本土，从乡村出
发，挖掘自己的童年记忆或当下乡村
体验，娴熟使用不同于传统乡土写作
的现代文学手法，对这些记忆资源进
行较为成功的转化。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书名：《我们的老院》
作者：肖复兴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当步入暮年的肖复兴站在老院的门
外，落日的余晖照在老人的脸颊，院中老
槐树的枝影透过院墙打在地上，浮生若
梦却又宛如眼前。

这是一部散文集，是作者继《蓝调城
南》之后写下的又一部追忆老北京风物

人情的作品，又一缕追忆似水年华的况
味。不同于《蓝调城南》以蓝调笔触抒写
城南的会馆、故居、戏园、庙宇等旧时物
事，《我们的老院》是一部描摹老北京人
事更迭人心嬗变的“人”之长卷。肖复兴
的北京，是温暖而鲜活、忧郁而迷离的，
极少文人式的精巧的雕琢。在书中，他
以不事雕琢的朴素之色，讲述着“我”童
年时代的无忧时光与少年时代的阵痛与
迷茫，同时也记录下了那些发生在老院里
的快乐与忧伤。同时，更以“我”的成长经
历为主线，将这处现实地理空间中数十位
人物的生活故事，如织锦般来回织补，从
而使读者得以在这支微型的锦缎中，窥见
一个时代普通北京市民的生存色调。

自1947年出生至1968年前往北大
荒插队，“我”在这座老院度过了人生最
美好的 21 年时光。少年人的心底最是
纯粹、最少羁绊的，自然也最令人们在怀
旧之时难以忘怀。“我”们可以在中秋节
之前猴子似地攀上枣树疯玩疯闹，再遵
守老人们留下的规矩，端着脸盆给各家
各户平均分配“战利品”，即使对落难之

人也毫不避讳，无需理会自家大人的世
故心思（《三棵老枣树》）；也曾为品尝一
下无花果的滋味，夜半之时潜入隔壁老
人们的屋里偷嘴，而不惧回到家中的一
顿好打（《无花果》）。《我们的老院》中的
旧时光总是温情脉脉的，带着几分对逝
去烟云的回望与依恋。作者娓娓道来的
老故事是人间烟火气十足的，那些发生
在其间的悲欢离合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
代际，如同你我父辈的往事一般可亲可
敬。尽管这个时代物质匮乏，但人们始
终恪守着中国最传统的为人信条与社会
道德，愈是艰难愈能相濡以沫。“我”们则
能在大人的羽翼庇护下，度过人生最纯
真的一段时光。

如今，这段非常岁月里的其人其事
已经了无痕迹，作者却要在被掩埋的历
史中，打捞属于老院的一段集体记忆。
一个人的悲欢苦乐也许很难引起普遍的
共鸣，但当着一群人的命运连在一起，便
是我们这个民族历史的一种缩影，是任
何人都无法删改的公共记忆。因此，作
者用笔写下了这样一部特定年代普通国

人生存风貌的长卷，其一篇一篇的凡人
列传铺陈开来，却比宏大叙事更能击中
人们心底最柔软的记忆。本书虽为文学
之笔，却可视作史家之言。

从《蓝调城南》到《我们的老院》，肖
复兴用浅笔勾勒着一段段温情脉脉的流
年往事，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寻找着一
条回家的道路，也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属
于这座城市的心曲。 （据人民网）

震国的建立，首先替唐削
减了盘踞朝鲜半岛上的高句
丽势力，同时稳定了松花江、牡

丹江乃至整个东北地区的局势，对唐王朝十分有利。唐神
龙元年（公元705年）唐中宗李显复位。中宗派御使张行
岌前往东北招抚大祚荣。张行岌一行给大祚荣带去了靺
鞨人求之不得的中原布帛、诗书、工艺品等。大祚荣希望
归顺大唐，但经受过高句丽人残酷统治的他又对归唐有着
深深的恐惧和疑虑，他既期望归顺大唐受到保护，以摆脱
东北各民族的长期争斗过上安定的生活，又怕再陷入如高
句丽人那样的压迫之中。经过反复思考，大祚荣一面答应
臣服大唐，另一面又走了一步险棋，即派次子大门艺随张
行岌入长安学习，以试探唐之诚意。

然而半年后，大门艺从长安传回书信，说他在长安生
活很自由，每天和各藩属国王子一起在国子监上课读“四
书五经”，学习也很愉快。大祚荣接到这样的信息高兴异
常，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还在朝堂上让人当众
宣读了大门艺的这封信，众人也都解除了疑虑决心归服大
唐，大祚荣随即又派五十余名官员子弟赴唐留学。

睿宗李旦继位后，又派郎将摄鸿胪卿崔忻为持节
宣劳靺鞨使，前往敖东城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
军、渤海郡王、忽汗州都督，并封其长子大武艺为桂娄
郡王……大祚荣被大唐的诚意所感动，欣然接受了唐
的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和忽汗州都督的册封，立
即改震国为渤海国。

渤海国传到十一代王大彝震的时候实现了中兴之鼎
盛，与唐朝的关系也达到了空前的友好和亲密。渤海国
传十五代君王，先后遣唐使臣有一百三十二次之多，前来
留学者无法计数。正是与大唐这样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
交往，才使渤海人有机会观赏到中原婀娜多姿的牡丹，逐渐
喜欢和痴迷于它。许多使者和留学者回国时把牡丹的种子
带回本国，在宫城和家宅中栽种，牡丹迅速在渤海国生根和
传播。渤海国经二百多年发展，家家生活富裕，许多人家都
在宅中种植牡丹，多者有数百本。有资料表明：“在一千多
年前的渤海国时期，牡丹江这块土地上就成功地从中原引
种了牡丹。”2007年，牡丹江市把牡丹命名为市花时，牡丹
江的友好城市洛阳又赠送了一批牡丹栽种在公园里。

前不久，第二届中国长篇小
说高峰论坛举行，与会专家就

“新乡土写作”与当代中国的关
系，进行了热烈讨论。正如评
论家贺绍俊所说：今天的乡村
是一个城乡同构的乡村，和过
去的乡村完全不一样，如果我

们 还 用 过 去 的 写 作 方 式 来 处
理，很难触及现实中那些实质
性 的 东 西 ，很 难 适 应 新 的 变
化，也很难让我们的乡土写作
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专家们普
遍认为，“新乡土写作”是很有
价值的，也是很有前途的。

2015年开始，江苏师范大学
长篇小说创作与研究中心面向全
国征集了“新乡土写作”长篇小
说，并在中心主办的刊物《雨花·
中国作家研究》上以“长篇小说大
展”方式连续六期予以刊发，引起
了较大反响。当下，随着“新乡土
写作”不断引起关注并成为文学
年度主题，这一写作也渐成热
潮。那么，“新乡土写作”到底新
在哪里？与传统的乡土写作到底
有何不同？

从我们所征集以及刊发的作
品来看，首先，“新乡土写作”所重
点关注的对象和传统乡土写作不
同。“新乡土写作”侧重关注的是
当下的中国现实，具体说就是改
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
当代中国农村。在这一时段，中
国乡村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特
点，有抱负、有志向的作家应该对
此予以重新发现与观照。

其次，“新乡土写作”的创作
群体和传统乡土写作不同。从事
传统乡土写作且依旧活跃在当代
文坛的作家多以20世纪50年代
和60年代出生的作家为主，而有
志于新乡土创作的作家则以20世
纪70年代前后出生的青年作家居
多，他们在生活阅历和精神思想两
个方面都未中断和中国当代乡村
的联系，其写作也越来越呈现出有
别于传统乡土作家的特点。

最后，在写作手法方面，“新
乡土写作”也与传统乡土写作有
显著区别。从事“新乡土写作”的
作家普遍有着较为完善的知识结
构，其写作的宽度广度以及理论
自觉性也普遍较高。比如，他们
提出并尝试了超现实主义这一写
作手法，一方面注重和现实的紧
密联系，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现实

主义的超越与游离在先锋文学和
现实主义文学之间走出一条新路
子。这是对中国乡土文学的继
承，更是超越。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新
乡土时代必将需要新的乡土文
学。乡土中国的古老基因已经深
入中国人的骨髓，不管你身在乡
村还是都市，你都脱不掉乡土的
底色。我们的生命根植于脚下的
土地，对乡土的歌唱就是对我们
生命之根的赞扬，“新乡土写作”
是灵魂深处的生命律动。一个作
家要写作什么题材，既是主动的
选择，也是被动的承受。

无独有偶，在农村问题研究
领域，有专家也提出了新乡土主
义，新乡土主义是需要在重新确
立乡村主体的基础上，重建城乡
关系。这种学术观点，恰好与新
乡土写作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相
互呼应。

“新乡土写作”要找到属于自
己的特质，就必须具备和传统乡
土写作不同的广阔视野，这就需
要新乡土写作努力打破城乡界
限，在坚持乡土主体性特征的前
提下，适应城乡一体化时代趋势，
融合乡土和城市，找到乡土和城
市联通的精神密码。

“新乡土写作”是一个开放的
文学概念，落脚点在新乡村，着眼
点却在于整个乡土中国，因此，它
的叙事就不仅仅局限于乡村这个
特定场域，还包括乡村的城镇化，
城市的打工者，乃至全球化背景
下的城乡变迁等等。

早在2015年，“70后”青年作家叶
炜“乡土中国三部曲”《富矿》《后土》

《福地》的出版，就已经引发了广大读
者和业内专家对“新乡土写作”的关
注。《中华读书报》在对叶炜的访谈中，
提出了“当下中国需要一种新乡土写
作”的倡议：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不
断加快，现在的中国正面临着从乡土中
国到城乡中国的转型。但无论乡土中
国还是城乡中国，都有一个“乡”在里
面。“乡”是中国的底色所在，即便是在
已经充分城市化的地方，仍旧有着乡土
的痕迹。现在的中国，依旧是处于乡土
时代；现在的农村，依然是最需要作家
去关注的地方。这些，决定了中国文学
的乡土底色不会改变。无论从文学审
美维度来看还是从读者需要来说，新乡
土文学依然是文学的主流。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这一拨
作家当中，相对于城市书写来说，持续
进行乡土文学写作的并不是很多，这
一方面与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渐渐
与乡村远离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更为
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缺少能够触发

写作热情的乡村经验。“70后”作家的
特点是：身体在城市，精神在乡村，灵
魂在路上。这一代作家中的大多数人
有过乡村的生活经验，但为了工作和
生活，来到了城市，这导致了他们的精
神和灵魂经常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徘
徊。在徘徊中，许多作家舍弃了乡村，
转向了城市写作。但仍然有不少“70
后”作家仍旧在坚守着乡土书写，只不
过他们的这种乡土书写有了一种新的
质地，那就是新乡土元素。

不管怎么说，因为独特的成长环
境和教育背景，这一批青年作家在书
写新乡土中国方面有着十分独特的优
势。他们深爱乡土中国，熟悉中国当
代农村，都有着乡村生活的经验，而现
在也都在城市工作。在他们的笔下，
展现出了新的乡村图像，呈现出了新
的乡土特点。他们的这些作品，是纸
上的乡村，更是生命的流淌。这些

“新乡土写作”长篇小说作品，共同构
筑了当代中国“新乡土写作”的盛大图
景，为当代中国文坛输入了一股清新
之风。

书 林 撷 英 少年心曲老相逢
——走进《我们的老院》

□陈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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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土写作”是一个开放的概念

“新乡土写作”前景广阔
本报讯（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袁方）日前，第三届

“宝石文学新人奖”获奖名单揭晓，洛阳文学院签约作家、青
年诗人段新强上榜，成为本届评选活动河南省唯一获奖者。

“中华宝石文学奖”是中国作协和国土资源部共同主
办的国土资源题材文学作品的最高荣誉奖项，每5年一
届，迄今已举办5届。为发现和奖励新人，2004年又增
设了“宝石文学新人奖”。今年，全国共有15位作家荣获

“宝石文学新人奖”。
段新强，曾用笔名泥兽儿，栾川县人，中国国土资源

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诗集《某处》
《活在青山绿水间》，描写栾川的组诗《灵魂里的山高水
长》获2016年度文苑春秋文学奖诗歌奖。

我市诗人段新强获
“宝石文学新人奖”

本 土 文 学

渐成热潮
“70后”作家是写作主体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n/812775


